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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号90335   作者：陶敏/王玮  2013年7月9日   题目：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 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
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摘要、题目以及单位的英文翻译： 
 
题目：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 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题目的英文翻译：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摘要：本文关注中文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的的教学现状。文章根据对澳
大利亚两个最大的州：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中文第一语言课程大纲、学生及考
试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 1）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能够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
英语国家出现是教育全球化和商业化的结果。2）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体现
了大纲编写者的西方语言文化中心视角和价值观念。在这种大纲的指导下，教学中实
际上造就了一种为适应澳大利亚教育环境的、新的中文变体。 
关键词： 中文，母语，教育市场，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西方中心  
摘要的英文翻译：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or a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documents, students’ identities and exam papers in Victoria and New South Wales, 
the two biggest states in Australia, we argue that 1)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 where English is the 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 
is attributed to the globalisa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in education;2)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represents the curriculum’s Euro-centric mind-
set and this also results in a new variety of Chinese language made for Australia 
educa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for examination .   
Key words: Chinese, mother tongue/first language, education market, ecology of 
language teaching, Euro-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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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 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摘要：本文关注中文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的的教学现状。文
章根据对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州：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中文第一语
言课程大纲、学生及考试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 1）中文作为第一语言
的教学，能够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英语国家出现是教育全球化和商业化的
结果。2）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体现了大纲编写者的西方语言文
化中心视角和价值观念。在这种大纲的指导下，教学中实际上造就了一种
为适应澳大利亚教育环境的、新的中文变体。 
关键词： 中文，母语，教育市场，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西方中心  
   传统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多是在母语的所在国背景下进行，
如：中国的语文教学研究，美英的英语课程教学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兴趣
触发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中
文课程（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在澳大利亚这个英语国家的产生和
发展， 即远离母语国家的母语教学。文章从分析母语（第一语言）以及
母语的“所有权”的概念出发，指出远离母国的母语教学这一现象是教育全
球化和商业化合力的结果。本文继而在分析相关课程大纲和高中会考模式
的的基础上，指出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语言学和教学理论的牵引下，澳大
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在内容设置及写作文体的分类上都显
示了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点及与之相关的教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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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背景 
（一）新世纪中国的崛起和中澳政府对推广中文的共同努力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影响的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里软实力升级，
其中包括通过各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等一系列举措，
都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比如 Jeffrey Gil（2008） 就曾撰文，认为
中国推广中文的努力是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的：即对曾经的“中央
之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中心地位崛起的渴望。Gil 统计，至2008年中国在全
世界75个国家建立了260个孔子学院(Gil 2008)。另有学者统计到2010年
全球将有1亿人在学习作为外语的中文(Zhao & Huang 2010)。  
   虽然很难对1亿人这个数据的精确性做作评价，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应
该是和孔子学院的增长成比例的。然而这种增长也是不平衡的，如在原来
已经有多年中文课程的机构和地区，这种增长就未必像新设立孔子学院和
中文课程的地区和机构那样显著。比如在澳大利亚原来已经设置多年中文
课程的大学里（如笔者工作的卧龙岗大学和悉尼大学），学习中文作为第
二语言的人数增长和设立孔子学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学阶段，为了应对学习亚洲语言学生人数普遍下降的趋势，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在2010年重启了四年投资六千两百四十万澳元，资助亚洲语言
学习的项目(Australian Government,2010)。在2012又颁布了‘澳大利亚在
亚洲世纪中的地位’的白皮书（ Australia in Asia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从政策上展望了亚洲对于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举足轻重的
作用，明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亚洲国家作为优先交往的重点，并且承
诺在今后五年里，资助15000名人员前往亚洲学习交流。这些举措目的在
于让新一代澳大利亚人了解亚洲的语言和文化，加强澳大利和亚洲的联系。 
    与亚洲语言包括中文教学普遍滑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大利亚中学
（主要是高中阶段）的第一语言中文教育出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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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洲教育基金会2010的一项报告指出，中文科目人数微弱的净增长，主
要是归功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赴澳留学生选择作为中文第一语言的科
目(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0)。和上文提到的中澳两国政府自上而
下的推广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政策和措施相比，中文作为母语（第一语言） 
的课程在澳大利亚高中的设置和推广则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澳各地
州政府及其教育管理机构和考试评估机构则只是顺应了对亚洲教育市场特
别是中国生源的要求。 
（二）历史脉络： 澳大利亚对中文母语课程的研究 
    澳大利亚中文教学专家和中国问题研究者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注意到以
中文为母语以及具有中文背景的学生群体。有些学者便开始从事有关的应
用性研究。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留学生的数目远远不及现在在澳大
学中的数量，但是有些大学中文系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诸如：来自香港的
留学生为什么要插入实际上是为了学习第二语言的中文课程里等问题。昆
士兰大学的雷庆金（Kam Louie）和他的同事于1997年发表了一项澳大利
亚国家研究基金(ARC)赞助的研究，他们共调查了当时澳29所开设中文的
大学，其中有10所大学专门开设了为中文母语者或有中文背景的学生的课
程(Kam,Edwards and Selway 1997)。 
   这次调查和采访的问题可以被分为两大类：1.从教育的角度看，在澳大
利亚教授以中文为母语或者有中文背景的学生，从教育的角度看有无必要，
是否合理？2.我们应该教给这些学生什么内容？怎么教？怎么满足他们在
教学上的需要？ 
   雷庆金和他同事的这项研究报告还指出：中文背景学生在澳大学里数量
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而这些教师以前所受到
的语言和文化的训练主要都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雷庆金指出随着中
文背景学生数量的上升以及给中文系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大家在教学上广
5/05/2014 
 
6 
 
泛地认可中文背景学生的课程。这也逐渐消除了很多教师曾经为给这些学
生开课的担心(Kam, Edwards and Selway 1997,p96)。 
   虽然雷的报告对教授有中文背景学生中文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报告里也
例举了当时大学里的反对声音：比如中文系内部开始担忧这一变化会对原
本教授中文为第二语言这一格局带来冲击，其他系科对中文系开设专门针
对这批学生的课程也表示担心：是否这样做只是为了吸引学生而降低学习
难度，以及是否对亚洲学生网开一面。除了上述涉及课程公平合理的争论，
雷庆金的报告还探讨了针对这批学生的一些教学难题以及对教师素质的要
求。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提供合理的途径和方法来冰释常识性但却是要害
的疑问。比如，雷的报告里指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教师）承认，母语是
中文的教师才能提供更好的语言范例来帮助这批学生。可问题是澳大学里
有很多教授中文的老师本身并不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而一个以中文为母语
的学生怎么从非母语的老师那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呢？ 
   针对中文背景学生的中文教学，雷庆金和他同事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报告，也不乏洞见。但是这项研究立足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采访，
调查和采访的目标只是中文教育者，所以观察问题角度较为单一。在报告
里，学生对课程的“真实的需求”都是由作为受访者的老师提供的，这种“真
实的需求”可能只是老师“认为”的真实。此外，雷和同事本身也是从事中文
以及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学者，这就难免有行业保护之嫌。最后，除了大学
中文系本身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外， 如果我们假定学生对中文的需求是真
实的，那么，到底是教师还是学生才是大学设立这些课的主导因素呢[1]？ 
   雷庆金和他的同事在九十年代的先导性研究，在新世纪也有了新的回应。
针对新世纪以来来自中国留学生来澳学习快速增加这一现状，墨尔本大学
的 Lo Bianco 和 Deakin 大学的刘国强从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的角度探讨
中文作为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大学中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涉及了中国
经济的崛起这一个事实，及由此对澳大利亚中文教学格局带来的变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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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强和 Lo Bianco 认为教育市场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推
手 (Liu & Lo Bianco 2007)。澳大利亚大学以及高中设置中文作为第一语
言课程，就是为了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消费者”在“学术和语言”上的
要求。和雷庆金90年代的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刘国强和 Lo Bianca 的研究
也认为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有其对中文的“学术和语言”上的需求，而不是一
种学业取巧的行为。为此他们列举了针对中国学生中文教学内容和安排：
比如增加双语翻译的学习，强调研究性学习等等。 
                    二、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澳大利亚高中中文（第一语言）课程产生的经济，教
育和文化背景和以及这些外部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着重探讨为什么这
些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已经在中国接受了至少九年的中文母语的义务教
育，却要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学习自己的母语？ 从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看，
除了官方语言和母语教学以外，社会对语言教学的需要，决定了一个国家
语言教学的生态。在澳大利亚除了英语之外的语言，在课程大纲中已经不
再使用外语(foreign  language )这个词， 而是称为‘除英语外的其它语言’
LOTE（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
家，虽然英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很多移民社区，比如20世纪中期大规模的
希腊、意大利移民，以及后来的亚洲移民，都在家庭中使用自己的母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区语言本身都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
家的一部分，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别
针对了不同的群体和需要，中文、意大利语、希腊语等既可以是“我们的
语言”， 也可以是“外语”。中文作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里的一种语言，
同时也是移民或者海外留学生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而本文所关注的恰恰
是这一情况：中文作为来自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移
民或者海外留学生的语言。这也是在澳大利亚语言教育的独特现象。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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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着重分析中文作为“留学生” 这一外来群体的母语在澳大利亚的教学
情况。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从母语，母语教育和母语的使用权等理论分析入
手，在对澳大利亚的政府文件，教育文件和课程大纲的文本和数据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对澳大利亚高中课程产生的机制和权力关系的研讨，得出相
关的研究结论。我们旨在探讨此类大纲编写中出现的‘西方中心’倾向，以
及如何在这种大纲牵引下出现的为了升学考试及‘非母语’教学目的而产生
的中文变体。 
               三、 是谁在教谁母语 -- 语言和文化的所有权 
（一）谁的母语，什么是母语？ 
   要对中文作为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及其所有者进行分析，首先要对母语这
一概念作一个可操作并且一致的定义。从社会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母
语本身不是一个严密的概念。在单语言或者多语的社会里，对母语的认识
是不同的。对文化、民族和社会身份的自我们认同，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成
长阶段会有所不同。比如澳大利亚的华人第二代，对英语和中文的亲近和
熟练程度，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就不一定一样。而且，学校教育、家庭习得、
社会媒体以及语言的社会地位都使得对母语的界定更加复杂化。此外，语
言的熟练使用程度，也大大影响这个概念的精确性。如：有的人在不同的
成长阶段，可能会导致先习得语言的逐渐退化。而与之相似的‘第一语言’
这个概念也并非不可挑剔。部分原因在于第一语言很难从习得的顺序来决
定，儿童从家庭里首先习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他后来在自己的社区使用最
熟练的语言。 
   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使用中文第一语言或者中文母语这个概念的时候，
难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有资格来宣称现代中文是自己的母语（第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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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者不是母语（第一语言）？而谁又最愿意来声明现代中文是自己的
母语和第一语言呢？ 
   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使用一个暂行的定义来规约母语或者第一语言
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1. 从政治的层面上讲，第一语言应当是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官方语言； 
2. 从教育的层面上讲，它应当是主流教育机构中的教学语言； 
3. 从交际功能层面上讲，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及文
学传统和规范化的书写形式； 
4. 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第一语言至少应该是正式教育之前就开始学
习和习得的，不然就可能成为第二甚至是第三，第四语言。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英语是英国，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等国家大多
数人的第一语言或者母语[3]。而这些国家也相应地认为自己拥有英语的“所
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英语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学习，应当在
至少是主观上“拥有”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来学习。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教育管
理机构，中文课程设计者和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很难论证那些付出高
额学费的中国学生有必要选择在澳大利亚中学学习中文的。下面我们就维
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的高中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进行分析。我们将
首先分析两份大纲里对中文学习者的分类标准（解决谁是母语或者非母语
的学习者的问题），继而分析这两份大纲中对课程合理性的阐述，即为什
么要学习这门课。最后，我们将结合两州的课程大纲和高考会考的中文试
卷，探讨教学大纲是怎么界定中文作为第一语言（母语），并且在教学和
测试的时被本土化或“澳化”的事实。 
（二）中文第一语言和中文背景的学生身份 
   为进一步分析澳大利亚中文第一语言教学现状，我们首先来看澳大利亚
如何识别中文母语的学习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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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课程和考试局（VCAA） 和新州的课程委员会（BOS） 是新州和维
州这两个州的课程设置和测试评估的官方机构。新州的 BOS 属于州立的
政府部门，而维州的 VCAA 虽然属于英联邦国家里特有的具有颁布执行相
关条规的独立机构 (independent statutory body) ，但是却向州教育厅负
责。这两个机构除了负责课程大纲，还有颁发中等学校文凭的功能。他们
决定了中学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各门课程的内容，和中学课程的评估和
测试以及文凭的颁发。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会考，如：维州的(VCE: Vic-
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和新州的（HSC: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的成绩最终也决定考生的升学。 
   由BOS颁布的新南威尔士州考试手册规定，如果学生在中国大陆或者其
他使用中文（包括中文方言：比如港澳地区的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地区
接受一年以上的学生教育和在家庭里使用中文的学生，都被放在中文背景
学生的范围之内。这种分类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那些父母有中文
背景而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学生，和那些在中国完成了初三或者高一课程的
学生是无法公平竞争的[4]。有鉴于此，自 2012 年起，新州又设立了所谓
的中文作为遗产语言（ heritage language）的课程和考试，以照顾当地
华人后代学习中文和参加升学考试。这样就使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绝
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 
    维多利亚州考试局（VCAA）也承认在维州中学里日益增加的来自中国
留学生已经具备很高的中文读写水平。在当地华人社区和中文教师的压力
下，VCAA又细分了学生类别，中文第一语言、中文第二语言、中文第二
语言高级组。进入中文第二语言的标准是 
• 所受中文为教学语言的正式教育时间不超过七年 
• 所受最高的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不得高于维州７年级的水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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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维州的中文第一语言学生主体就是在中国接受了 8 年以上教育
的学生，而这正好也与澳大利亚对来自中国自费留学生最低年级限制相吻
合。 
    从维州和新州的学生分类来看，无论是中文背景或者中文第一语言的课
程设置和学生类别鉴定，都是为了针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市场。据统计，
中国已经成为这两个澳大利亚最大州中学阶段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2011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澳全部留学生的 29.4%，而处于第二位的印度只占
13%。在中学留学生市场中，中国则更是占了 44%。根据墨尔本大学的
Jane Orton 2008 发布的一个报告，维州VCE的中文第一语言学生里，超
过一半的学生是来自中国的自费留学生(Orton, 2008)。所以，在澳大利亚
的中学教授来自中国学生的母语，已经被教育界和政府广泛认可。在分析
了经济因素造就了中文第一语言课程的“顾客群体”后，我们将转向这两个
州的中文第一语言课程大纲分析。 
（三） 西方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中学中文母语课程大纲 
    西方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是西方视角下关于中国知识的探索，是西方从
自身文化和语言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及有关中国知识进行的阐释和理解。从
知识的角度看，西方生产出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可能不仅对西方，同样对
中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从语言习得的理论来看，很难从理论上
论证那些已经具备了很高母语交际能力的 16-18 岁的中国学生，需要在澳
大利亚中学里继续提高他们的语言听说读写能力的能力。那么中文母语的
课程大纲是怎么维护和主张课程的合理性的呢，怎么区别母语教学和外语
教学的呢？什么样的知识在课程大纲里得到维护？课程大纲的编写者又怎
么能够在选择内容时，避免偏见和主观随意性呢？我们将从这些问题出发，
走进维州和新州的中文母语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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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维州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高中课程大纲，就会发现，在教学目的，
即为什么要学习外语（非英语语言）的这一部分，第一语言大纲完全照抄
了第二语言的相应部分。 
“学习一门英语以外的语言，对于学生的整体教育，特别是在交流领
域，同时也在跨文化交际，认知发展，读写和综合知识方面会起到
积极作用。它提供了进入（ access ）某种文化社区的途径，可以在
澳大利亚国内外，促进对不同态度和价值观的理解。”（笔者翻译，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Chinese First Languag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tudy Design, 2004)。  
    这种表述用在第二语言没有问题，但是为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学习“正名”，
就显得不合常识。如果站在英语为母语的立场上讲，的确需要通过学习别
人的语言，来进入别人的文化社区。但是，如果是中文母语的学习者，特
别是占 50％以上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中华
文化的社区成员，他们为什么还 要“进入”自己的社区呢？ 
   同样，新州中文背景和非中文背景的大纲，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部分
都使用了相同的文本。在这里，中文被描述成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这种语言和文化需要从澳大利亚和英语的视角来学习和分析。中文在维州
的大纲中被当成了一个“他者”。大纲的编写者根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
实：既然中文是这些学习者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这些学习者本身就是这
个语言和文化的拥有者，为什么他们的中文学习要像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
需要从英语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来思考呢？ 
（四）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会考及教材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学制有细小的区别，但是小学加中学的总学年都
是 13 年。维多利亚州高中最后两年的学习叫 VC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阶段, 而新南威尔士州最后两年学习则叫 HSC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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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ertificate) 。以 VCE 为例， 原则上是 11 和 12 年级的课程，一
般 VCE 的课程，包括四个单元（少数的只有两个单元），1,2 两个单元在
１１年级的两个学期完成，所有的测试都是在学校内进行，只分为合格和
不合格，不计算分数。而 12 年级则学习 3, 4 两个单元，学校成绩和年终
会考成绩各占 50%，总成绩（在当年所有考生中的相对排名分数），决
定了学生能否如愿进入自己希望的大学和专业。所有的 LOTE（除了英语
以外的语言），包括中文第一语言，考试的书面部分都有听力，而且在书
面考试前还有口语考试。笔者之一曾经在维多利亚一所中学工作过，这所
学校所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中文作为 VCE 的科目之一。
新州的 HSC 考试和评分方法与之相似，学校分数和年终会考分数各占
50%。为了公平起见，新州 BOS 会根据各校会考的分数来调整各校呈报
的学校分数。 
   下面让我们来特别讨论一下在中文母语学习课程会考中的听力考试。听
和 说、读、写一样都是语言学习中需要提高和培养的技巧。但是正式的
听力学习一般都发生在外语或者第二语言的课堂里。儿童的第一语言或母
语听力的习得，一般是在周围的语言环境里伴随着家庭成员、伙伴、媒体，
以及学校教育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语言习得研究也显示第一语言的听力
习得大多是在交际（包括教育）中发展获得，起码第一语言不需要像第二
语言那样需要专门的集中听力学习。如果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不具备高度
发展的母语听力能力，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在中国的九年基础教育。但
是，维州和新州的高中中文母语会考中却设置了听力考试。在从认知和语
言的角度，新州和维州的高中会考难度都不可能和中国课堂里的教学内容
同日而语。换言之，如果一个中国学生在中国使用中文学习语文，政治，
数理化，从小就看中文的影视节目，他们有什么必要在澳大利亚测试中文
听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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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考语文从来没有听力项目，维州和新州的高中英语会考科目，
也根本没有设置听力考试，甚至两个州的英语为移民孩子和留学生设置的
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考试也没有听力考试。为什么呢？我们只能
假定英语是课程设计者和教育机构认定的“我们的语言”，所以不需要测试
你的听力，但是中文属于“别的语言”，所以要测试听力，不管是本地的澳
大利亚人学习中文，还是从中国来移民或者留学的人学习中文。这里的逻
辑是因为所有的外语（非英语）都要测试听力，中文是非英语，所以中文
要考听力。中文第一语言（母语）也是中文，所以也要考听力。这种课程
和评估的安排，忽略了母语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的本质区别，用一刀切的
办法来安排课程和考试架构，不能不说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现象。 
 那么听力是怎么用于区分学生成绩的呢？笔者分析了维州中文毕业
会考(VCE)从 2005 年到 2009 年的听力试题，发现试题中涉及高密度的专
有名词和词组，如中国人的姓名和地名。在一段或者几段人工设置的对话
中，测试学生短时记忆和速记的能力。比如 2010 年VCE中文第一语言考
试听力部分中，继承了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在这个 3 分 57 秒的对话中，
有一个从中国旅游回来的澳大利亚学生马克和他的中文老师，对中国文化
中的想像力展开了罗列：中国的菜名，中国山水的历史传说，李白的咏庐
山瀑布等浪漫主义诗歌，桃花源记和中国神话，天坛和中国建筑，龙凤等
等(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CHINESE FIRST 
LANGUAGE Written examination, 2010)。考生需要迅速记录这些话题的
要点来回答问题。实际上跟母语要求的高级听力水平关系甚少。如果学生
的听力成绩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完全可能是学生处理语言信息速度的差
异，就如有的人短时记忆能力有差异或者对听力内容具体知识上的差异， 
而非听力理解能力的差距。 
    新州的HSC中文母语会考考试则使用了另外一个策略：用考生的英语水
平来区别中文听力的分数。新州的听力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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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 10％，这部分考试是用英文回答问题。以 2010 年的试卷为例，是一
个模拟的采访，发生在一个主持人和一个新州高中会考的考生之间。对话
主要涉及考生和她的父母对大学课程专业的分歧。这题明确告知考生，测
试学生是否能够用清楚的英语传达主要意思和观点。该听力的最后一个问
题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问题：即“请分析主持人的采访”(Board of Studies, 
2010)这根本就是测试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而不是所谓的听力问题。新
州中文背景的课程大纲里明确规定了四项教学目标：其中三项是口语，书
面，华文社区的文化和语言理解，第四项则是听力。笔者认为设置中文作
为母语的听力考试本身就是多余的，而在课程和考试中通过听母语的材料，
再用英语表达并且测试，那么这种学习究竟是在学习中文还是英语呢？学
习作为母语的中文为什么要测试英语的写作能力？这又回到了本文一直关
注的问题：是谁拥有中文的所有权？是谁在规定学习什么样的母语和怎么
学习？  
    如果澳大利亚中文作为母语的课程旨在继续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在澳
期间用英语学习期间保持母语的能力，那么就应该鼓励学生体会欣赏中文
作为母语的广博和精深，体验中文文学作品，并能用漂亮的中文和同属中
文文化的人进行高层次的思想交流，而不是用英语来翻译自己的文化和语
言。这实际上是让母语的使用者与自己的母语进行隔离。和第二语言的教
学一样，把中文当做一种“他者”进行矮化。我们接下来探讨关于中文母语
教学大纲中课文选择的问题。 
   新州中文背景的课程大纲规定了课文覆盖的四项大的主题，即 1）个体
和社区；2）青年文化；3）海外华人社区； 4）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应对
这四个主题，新州的大纲只推荐了六部作品，即 1）艾青《大堰河 –我的
母亲》； 2）韩寒《三重门》；3）黄健中《我的 1919》（电影）；4）
龙应台《干杯吧托玛斯曼》；5）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6）
郑晓龙《北京人在纽约》 （电视剧）。除了艾青发表于三十年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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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都是 80 年代以后的作品包括韩寒的《三重门》。而代表中国文化和
文学的经典作品都没有选入，这份母语大纲中的母语就被定格为一种单纯
的交际性工具或是用外来者审视自己语言文化的心态。其实母语学习的目
的是多方位，如中国 2003 以后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除了读写能力以外，还
特别强调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以及情感的发展的引导
等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2003)。 
   与中文母语大纲形成对照的是：维州英语课程（标准）的设置为考生提
供了广泛得多的选择，所学习的内容也深刻的多，文学性突出。以 2010
年新州英语（标准）考试手册为例，在备选课文中出现了很多经典文学作
品，从经典的莎士比亚的《理查王》，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美国当
代纪录片《亲爱的美国-越南来信》和澳大利亚的当代作家McGirr的 By-
pass: The Story of A Road。在 2010 年的试卷里，学生可以在二十部作
品里选择一部作品按照要求进行分析。比如对爱伦坡的作品，在爱伦坡的
小说世界里，是不是他的人物都是受害者？或者爱伦坡的小说里的的场景
和气氛是怎么影响读者对人物的反应的(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ENGLISH Written examination, 2010) 
   而维州的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规定了三项主题：1）自我们和他人 2）华
人社区的传统和变迁 3）全球性的问题，而这三项和中文第二语言所规定
的主题一模一样，也和所有的其他外语（非英语的语言）大纲一致
(Chinese First Languag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tudy 
Design, 2004)，只要把华人社区，改成诸如日本人社区，希腊人社区，意
大利社区，法语社区即可。中国文化和传统还是在西方的视角下被注视和
研究：其中要求学生以一种所谓“业余人类学家”的视镜来研究和关注中国
和华人社区。文学被降格在艺术和娱乐（Arts  and Entertainment ）的标
题下面。这份大纲旨在鼓励学生面对社会和世界上存在的问题，但并不强
调母语文化传统及文学的鉴赏和分析，事实上在这种所谓的母语教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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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被置于一个母语文化的外部来观察自己的母语和文化， 母语学习者
的母语文化在教育中被弱化，而非加强他们与母语的情感联系。比如在学
习华人社区这一主题时，要求学生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乡村和都
市生活、休闲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住房、独生子女家庭和大家庭等等，这
些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与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完全吻合。 
               四、 同质化还是他者化：新的中文写作体？  
    现代中文的写作教学和文体分类在 20 世纪初就经历了从八股文的训练
向英美文体靠拢的趋势。而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变迁，现代中文的写作和文
体分类基本定型。公平的说，这种定型是一种传统修辞和西方文体学的结
合。陈望道， 梁启超，叶圣陶等著书立说倡导新的问题分类，其中陈望
道的分类，最受英美文体学的影响，他把文章分为记载,记叙，解释，辩
论和诱导(You, 2010)。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中文的文体分类，虽然受到英
美的影响，但是这些早期现代中文的倡导者和教育家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修
辞理论和文体学方法来规定现代中文的写作，相反他们的写作指导的范本
都来自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其次，在创立新的文章学和写作规范的时候，
这些先辈也注意到了在西方逻辑学和文体学指导下的新的“洋八股”模式，
比如受英美学术训练很深的胡适被选为范文的关于“新生活”的议论文就因
其僵化的格式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You 2010， p54)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作文教育课程中， 把作文按照功能分为记叙，
议论，说明和应用文的分类在中国的中小学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于一
个完成了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学生来澳大利亚选读中文，就会在作文写法上
深感困惑。 
   在维州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高级三组学生的大纲里，都规
定了五种写作类别：个人写作（personal），想象性写作(imaginative )，
劝说性写作(persuasive )，信息提供性写作(informative )和评述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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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ve) 。在教学建议这一项中，每种写作特征都有详细的叙述。笔
者曾经对相关课程大纲做了对比，发现这五种写作的分类，不仅是中文，
还贯穿所有外语类课程大纲。这就是一种观念先行的做法：以一种语言学
的先导概念，来照搬所有的语言。这种分类不仅本身在概念上有问题，而
且在实践上也导致了中文老师，特别是在中国接受系统语文训练的教师，
进入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情况。老师根本就找不到公开出版的或成名
作者的文章，削足以适这个硬性加给中文的履。给学生的范文是以前学生
或者老师为了符合大纲中规定的标准而写作的范文。因为在英文的作文教
学中受功能语言学的影响，写作教学形成了如此的分类，于是中文大纲的
编写者也自然地认定中文也应该这样分类。其结果是这种训练出来的写作
是一种为了澳大利亚考试而形成的新的考试写作语体。 
  对比 20 世纪初中国语文修辞和文体的情况，当时现代中文文体走的是一
条自觉的和西方结合的道路，创立了中国自身的文体分类和修辞体系。相
形之下，澳大利亚高中中文的作文分类，完全就是一种用英美文体学的尺
度，划定所有语言的一种简便举措。 
结论： 从语言教学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正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性主
义导致了澳大利亚中学出现教授中文母语的课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澳大
利亚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中文教学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作
为教育消费者）共同推动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上文说提出的，为中国背景
的学生或者第一语言学生开设的中文课，不仅在制度和学理上为澳大利亚
教育市场的顾客：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一种相对轻松的选择。而这种
课程大纲却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和态度，迫使母语的使用者和中文文化
的承载者，像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一样拉开距离，审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同样是所谓的母语教育，其在母语教学上的读写训练、对母语文化的感情
培养、对母语文学的欣赏和理解上，与中国大陆语文母语教育 的差距是
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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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关于教学上的探讨，可以参见 Edwards, Louise; Louie, Kam and Fredlein, 
"The native-speaker problem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a possible 
solution", Babel, vol. 26 (no. 2), (1991): 14-17.   
[2].参见 The Language policy 的 2007’ Volume: 6 Issue 1: (special ed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orldwide), Joseph Lo Bianco 作为特邀编辑的编
者前言 “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Lan-
guage Policy Volume: 6 Issue: 1 pp: 3-26. 以及本期 Liu, Guo-qiang and Lo 
Bianco, Joseph, “Teaching Chinese, teaching in Chinese, and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vol. 6, no. 1: 95-117 
[3].关于母语在相对单一的语言环境 参见:  Sawyer, English as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L1 – Educationa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7 ,No1.   
(2007) :71-90 and Robert Protherough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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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维州课程和考试局（VCAA）颁布的中文第二语言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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